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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菊花的王國；菊花，是秋天的
花神。每年的十月中旬，我們市裡的植物
園都要舉辦戶外菊展。菊花，品格端正，
生性淡泊，既是花中君子，又是花中隱逸
者。植物園裡群菊鬥艷，凌霜怒放，造型
奇特，美不勝收。賞菊，成為當代人津津
樂道的一大盛事。上個禮拜天，我決定帶
父親去植物園看大型菊展。父親說，菊展
有什麼好看的？那都是人工造型，雖然別
致卻非天然。最有氣勢的，還是咱們村外
自由散漫的野菊花啊！
清代張潮說：「蘭令人幽，菊令人

野」。秋菊傲霜，那是一種野性美。在菊
花大家族中，野菊花分佈最廣。野菊花，
姿態萬千，野趣橫生，它是故鄉的田野中
最美的花兒。野菊花到底有多美，聽一聽
兒童歌曲《野菊花》就知道了：野菊花啊
野菊花，生在金秋裡，長在陽光下，一朵
朵像星星，一簇簇像雲霞……野菊花啊野
菊花，開在原野上，綴滿高山崖，你採一
枝戴胸前，我摘一束頭上插……
父親退休後，喜歡花花草草。久而久

之，掌握了許多養花知識。我們兄弟姐妹
經常買盆栽花送回老家，算是投其所好。
父親養了十來個品種的菊花。每到深秋，
我家的院子裡就彷彿是在舉辦一個小型的
菊展。老友們過來看，都讚不絕口，大誇
父親品味高。父親沾沾自喜，常常給大家
普及種菊知識。

父親種植的大麗菊，花朵碩大，狀如牡
丹，花色豐富，香味持久。黃麗菊像閃光
的金子；粉麗菊像少女的臉頰；紅麗菊像
天邊的晚霞。這種大麗菊在農村比較普
遍，它有個俗名叫「地瓜花」，這是因為
大麗菊的根部和地瓜形狀類似。大麗菊花
期很長，能從盛夏開到初冬。冬季，把大
麗菊的枝幹全部修剪掉，根部周圍蓋上幾
層棉氈。這樣，就不會凍壞了根子。來年
春天，大麗菊又會萌發新芽。

父親最珍愛的，要數陽台上那盆綠菊。
清代《菊譜略考》寫道：「綠菊花，乃極
難培育之珍品，猶如馬中赤兔，人中西
施，甚是難得。」綠菊花豈不就是「西施
菊」嗎？《甄嬛傳》中，一盆「西施菊」，
曾讓華妃打翻了醋罈子。沈眉莊受寵，皇
帝派人送去名貴的菊花。幾個太監走在路
上，華妃瞧見了領頭太監捧着一盆綠菊
花。華妃頭一次見綠菊花，就稀罕上了。
在身旁丫頭頌芝的誤導下，以為皇上給她
的，就讓太監停下。不料，太監說是送去
存菊堂。華妃惱羞成怒，命頌芝自己掌嘴。
華妃餘怒未消，回到翊坤宮，把各色菊花
全搬走了，自此，再也不想看到菊花。
當今社會，栽培技術發達，花市上輕而

易舉就能買到綠菊。對於父親來說，那盆
綠菊花有特殊的紀念意義，那是他的學生
送給他的。父親一生，桃李遍天下。有幾
個本地的學生，邀請父親去飯店聚餐，父
親堅決不去。王同學知道父親把花草當
寶，開車去花市上買來幾盆花，其中就有
綠菊。父親第一次見綠菊花，兩眼放光，
滿心歡喜。我跟父親開玩笑說，綠菊花都
有了，乾脆把咱家叫「存菊堂」吧！可
惜，不愛看宮鬥劇的父親，沒明白我說的
是啥意思。
菊花還有個名字叫「延年客」。古時

候，有一個美麗的小村莊，一條清澈的小
溪緩緩流淌在村頭。溪水旁邊種植了很多
很多甘菊花，菊花瓣落入溪水，溪水變得
無比香甜。人們長期喝這種菊花水，村裡
人絕大多數成了老壽星。菊花，是我國的
傳統名花。它，看着賞心悅目，聞着神清
氣爽。喝着延年益壽。父親愛菊花，也愛
菊花茶。父親喝的菊花茶有兩種：白菊花
茶和黃菊花茶。白菊花，舒肝明目，黃菊
花，清熱解毒。真是各有妙處呀！

我曾經看過電影《菊花茶》，被劇中男
女主人公純潔愛情深深打動。李衛華因為

先天性心臟病，不能結婚生子。馬建新因
為愛情失意，一直拖成了大齡青年。馬建
新參加文化培訓的時候，被女老師李衛華
吸引，漸漸靠近。兩人有一個共同的愛
好，那就是愛喝白菊花茶。也正是這個愛
好，他們有了共同的話題。電影結局很美
好，他們突破了困難，過上了正常的夫妻
生活，揚起了生活的風帆。電影的片名叫
《菊花茶》，醇美甘香，沁人心脾，多麼
美好！
陶淵明是田園詩人，也是菊花的知己。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採
菊花，優哉游哉，自得其樂。陶淵明嗜
酒，有時候，他把白酒裡撒上菊花瓣，當
鮮菊花酒來喝。這真是文人風雅啊！正宗
的菊花酒可沒這麼簡簡單單。古代人熟練
掌握了菊花酒的釀酒工藝。秋菊綻放時，
採菊花和莖葉摻上雜糧貯存在罈子裡，一
年期滿，方可開蓋。
重陽節，也叫「菊花節」。人們喜歡在

這一天外出賞菊，賞菊歸來也要喝菊花
酒。重陽節這天，為了體現節日濃厚的氣
氛，我們送給父親的禮品必然有菊花酒。
今年的重陽節，父親呼朋喚友小院雅聚，
共飲菊花美酒，樂享晚年美好生活。菊花
酒是大超市買來的，標籤上寫着「長壽
酒」，成分有菊花、枸杞、糯米、大麯等。
我嚐了一口，沒品出菊花的味道來。我模
仿陶淵明，從菊枝上摘了幾瓣菊花扔進酒
杯裡。呷了一口，咦，果然菊香四溢。

唐朝詩人元稹有一首《菊花詩》：「秋
叢繞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
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在一個秋
日的黃昏，詩人漫步在菊花叢中。面對鍾
愛的菊花，他不由自主想起了陶淵明，並
把眼前的場景當成了「陶家」。菊花，在
寒冷中堅守陣地，吐露芳華，這也是詩人
偏愛它的重要原因。說白了，詩人愛的是
菊花那一種不畏嚴霜的高潔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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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泰斗熱愛歷史山川
筆者從小就看查良鏞
的武俠小說了。金庸能

夠這樣成功，在於他從小就熟讀中華民
族的歷史和中華的名山大川的書籍。沒
有一個武俠小說作家，好像金庸那樣熟
悉中國的歷史，那樣熟悉中國的名山大
川。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有明顯的外族
入侵的背景，然後是漢族人民前赴後
繼，驅除侵略者，恢復了民族的獨立。
所謂大俠，首先就是保家衛國，為家
國出力，在所不惜。這和他出身的年代
很有關係。他少年時代，就親身目睹了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人
民掠奪殘殺，感到憤慨。他的家鄉海
寧，名人輩出。
查良鏞的表哥是徐志摩，表妹是蔣
英，表妹夫是錢學森，這一代人，都把
自己的事業和中華民族緊緊地結合在一
起。正因為如此，查良鏞進入《大公
報》工作，還在長城和鳳凰影業公司，
當過編劇和導演，當時薪水非常微薄，
沒有作出一定貢獻的志向，很難長時間
工作下去。
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
錄》，講的就是反清復明的故事，主人
公陳家洛是紅花會的總舵主，為了反清
復明策略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
香香公主，放棄了愛情。香香公主出場
時 17歲，自殺時 18歲，出生於 1746
年，名叫喀絲麗，乃金庸筆下的第一美
女，全身白衣如雪，明艷絕倫，秀美之
極，不可逼視，宛若仙子下凡，令人不
敢褻瀆，性格天真爛漫。
以後的幾部武俠小說，必然有淒涼美
麗的愛情故事，例如黃蓉、小龍女，出
場的時候，16歲左右，聰明絕頂，性格
可愛，美貌非凡，把美麗的少女都寫絕
了，不僅主人公愛上了這些女主角，連
讀者也會愛上這些女主角。原來這些女
主角都有典型的原型，包括他的第一任
太太和電影大明星夏夢。查良鏞曾經
說，第一任妻子杜冶芬好比黃蓉，活潑
聰慧，1947年，於杭州《東南日報》工
作的金庸與杜冶芬邂逅，當時杜冶芬僅
17歲，兩人迅速墮入愛河。
《射鵰英雄傳》的開頭，就是追述了
金人入侵中原，接着是蒙古入侵中原，
楊過飛石擊斃蒙哥。《倚天屠龍記》張
無忌，幫助了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侵略
者，張無忌、趙敏二人從周芷若身上取
得《九陰真經》、《武穆遺書》及兩塊
刻有桃花島地圖的鐵片，由此得悉屠龍

刀、倚天劍的秘密。原來，在南宋末
年，在元軍侵入宋境、襄陽快失陷時，
大俠郭靖、黃蓉夫婦委託匠人把《神鵰
俠侶》楊過、小龍女所贈的玄鐵重劍、
君子劍、淑女劍分別熔鑄成倚天劍及屠
龍刀，然後將《九陰真經》、《降龍十
八掌掌法精義》和《武穆遺書》收藏於
其中，寄望後人以此復國。
後來張無忌把《武穆遺書》贈給義軍

將領徐達，以助其率領義軍，連敗元
兵，將蒙古人逐回塞外，還我漢族河
山，大俠郭靖、黃蓉夫婦當年的遺願亦
得以達成。這些武俠小說一部接着一
部，都和中國被外族入侵的歷史緊緊相
連。如果沒有熟悉中國歷史的文化修
養，絕對不可能把愛國情懷貫串在所有
的武俠小說之中。
另外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他熱愛歷

史和山川，熟讀中國的地理遊記。他並
沒有到過海參崴附近的島嶼，但他寫出
了冰火島和金毛獅王謝遜的傳奇故事，
他沒有到過大理國，但是卻寫出了大理
國的山川文物，哪一個大理國王做過和
尚，哪一個國王讓位給予僧侶都非常準
確。讀者看了金庸的武俠小說，也遊覽
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包括華山、武當
山、嵩山、黃山中部的光明頂。一個熱
愛祖國河山的人，必然愛其國家和土
地，為維護領土而慷慨激昂。
儘管查良鏞對於內地的革命運動，有

不同的看法，但是遇到了民族大義，當
中國要收回香港，他絕對不會站在外國
勢力的一面，而是積極投身基本法的制
定，對「一國兩制」的前景和香港人的
美好未來，保持信心。樹高千丈，落葉
歸根，他在晚年回到了自己的故里，錢
塘江北岸的海寧袁花鎮東面有一座不大
不高的「龍山」，修葺龍山腳下有一座
「查家橋」旁邊的「赫山房」，1924年
3月10日，金庸就出生在此。
金庸將自己流傳最廣的14本小說的首

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
書神俠倚碧鴛」，鑲嵌在故里大門兩
邊。兩側是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人物版
畫，這就是金庸書院，落成於2010年，
佔地面積4,385平方米，全面展示了金
庸的學術成就，並收藏了他的著作和相
關研究資料，這個書院定期舉辦與金
庸、武俠相關的活動，還邀名家學者圍
繞金庸小說及地方文化開課講學，吸引
民眾參與，金庸希望他的作品能夠影響
中國人兩百年，這個夢將會實現。

曹禺院長家的茶香還
在口邊，房間中那並不

明亮的燈光還在眼前，等我再從香港回
到北京，曹禺先生已經離開了。他的墓
地在北京萬安公墓，十分簡樸，墓碑上
只有巴金先生寫的兩個字：曹禺。不需
要任何解釋說明「天下誰人不識君」，
這樣已經足夠了。
我回京參加一個戲劇界的會，曹禺夫

人李玉茹女士也在會場，她特地走到我
身邊，握着我的手說：「曹禺在病中還
記掛着你，他說，你離開北京人藝，他
不知道，沒有幫上什麼忙。」老院長對
我，一個初進劇院的學生，一個初學寫
戲的年輕人，寫詩、題詞、讚賞，已經
給了太多太多，怎麼還說沒幫上忙呢？
我離開了不捨的工作、熟悉的劇院，
一走三十年，人走茶未涼，人去樓未
空。三十年來《天下第一樓》年年上
演，可是我每次看都會發現換了些人，
少了些人，參與此劇的演員、主創、工
作人員，一個一個離開，而我基本上都
不能送他們最後一程。
于是之先生在醫院裡住了很多年，直
到我為劇院六十周年誕辰寫作《甲子
園》才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眼望
着空洞的天花板。我拉起他的手，在他

耳邊告訴他，我又在為劇院寫劇本了，
他的臉突然紅起來，大聲咳起來，他一
定是聽到了，他想跟我說點什麼。生病
之前，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劇本
組，每當走進我們這些無官無職的編劇
中，他才露出一臉笑容，忘記那些讓他
不愉快的一切。于是之走了，按照他的
意願，最後的離開，是靈車圍繞劇院一
圈。那一天，天氣很冷，一大早，來送
別他的同事們、朋友們及院裡員工，早
早站在劇院大門口，望着緩緩駛離的
車，送他最後一程。我在香港，面對着
他送我的小畫，沒有去成。
最後一次上舞台的朱琳老師，是飾演我

的《甲子園》。演出之後半年，我到她家
裡去聽她講述導演焦菊隱，她瘦了很多，
精神還可以，但已沒了站在舞台上的光
彩。她歡喜地吃着我帶去的日本餅乾和我
聊天，說着說着，還是說起了那最後一次
上台。演員一生的光芒都是在舞台上。不
久後，朱琳老師也離開了，按照她的囑
咐，不做任何告別儀式，我又是在香港沒
去成。我口中唸着她自己加上去的那句台
詞：「老伴呀，你慢點走，我穿上你給我
買的小牛皮鞋，我來跟你做伴兒……」她
是安詳的，甚至是欣喜的，她去找老伴刁
光覃先生去了。

還記得初接觸國語的時候，是因為父親在家裡
播放國語歌手的黑膠唱片。那個時候覺得這種語

言距離自己很遠，而且我沒想過要去學習，因我讀書年代是沒有現
在這麼多科目學習，現在基本上學校也會有國語課堂學習的。
至於真正開始去認識國語歌曲，就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因為

當時自己也有參與電台的工作，所以對於樂壇任何歌手也會留意得
到。而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很多台灣歌手進軍香港市場，亦藉着
這個機會認識了很多國語歌曲；但其實這個潮流在香港最初的樂壇也
有出現過，有很多台灣歌手來港發展。自從九十年代開始接觸一些國
語歌曲，便慢慢愛上了，當時香港還未回歸祖國，所以一般人沒太大
認識去學習國語。但不知不覺，今天香港人不多不少都會說一兩句國
語，就算不太標準，但也知道未來日子裡在全世界是很重要的，而且
好多外國人也開始學習國語，就知道這種語言的重要。
就好像以前當司儀工作，最基本只是講廣東話，當然英文也沒問

題，但說到國語就從來沒有想過。因為自己是一位唱片騎師，經常
會訪問不同類型的歌手，不多不少也會接觸到說國語的歌手，從前
都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態去面對這些歌手訪問，甚至有時會找藉口推
卻這些訪問，因為覺得自己的國語能力不太好，相信就算訪問了，
也應該都不會太動聽，而且對於這些國語歌手來說，又好像有點不
尊重，沒有跟他們好好地溝通，所以從前也沒有太大信心去做這些
訪問。
但自從多個月前有一個朋友找我做一個活動的司儀，這個司儀工作

需要講廣東話及國語，那次便是我第一次嘗試去接受挑戰，雖然還記
得當時緊張萬分，好像從來沒有這麼緊張去做一個司儀工作，就是因
為需要說國語。亦都因為自己知道用國語對答其實已經不錯，但當要
說到一些人的名字，那些發音便要去學習及熟讀，結果那一次算是合
格了，而且對我日後在做國語司儀工作也增添了不少信心。
為什麼突然我會對這種語言有信心？因為在這兩年間，我經常看

很多國語類的電視節目，也會跟着那些人的發音去練習，而且認識
了一些講國語的朋友，原來不經不覺自己的國語算是好了一點。就
好像最近訪問台灣歌手黃小琥，整個訪問我全程用國語跟她對答，
發現自己已經對這種語言的信心強了很多，而且算是進步了不少，
這個歌手也跟我說：「你說得不錯。」給我很大的強心針。最重要
我覺得這個訪問很好聽，所以在未來日子我會努力於這個語言的工
作，希望可以擴大自己的語言能力去嘗試更多的工作。

原來我也勉強可以

《論 語．為政》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逾矩。」
孔子說的三十而立，後人解釋有不同
說法，多數認同的是，人到了三十歲
時，該是依靠自己的本領來獨自承擔責
任的時候，而且更已確定個人的人生目
標和未來發展的方向。那麼，對一個已
經在文學創作道路上走了三十年的作者
來說，三十而立又應該作何種解釋呢？
之所以想起這個問題，是日前出席了
香港作家聯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晚宴，
更獲贈「香港作聯三十周年紀念作品
集」的《小說卷》、《散文卷》和《詩
歌卷》三冊。回看卷中的小說、散文和
詩歌，除了敬佩那些作家在香港這個缺
少文學創作園地默默耕耘數十年的毅力

外，更期待作家能夠在三十周年之後，
仍然能夠保有創作不斷的毅力和決心，
繼續筆耕下去，在「六十而耳順」的時
候，收穫更多優秀的作品。
回想三十年前的1988年1月31日，由

小說家劉以鬯和散文家彥火（潘耀明）
等31位作家成立了文學團體「香港作家
聯誼會」（後改名為「香港作家聯
會」），那真是蓽路藍縷的時期，想不
到能堅持三十年而能迎接大豐收，真是
不容易得很。
所以我對香港作家聯會這個三十而立

的解釋，是已經可以依靠自己的本領來
承擔責任了，更確立了在文學園地不斷
耕耘的目標了，便可以更大膽地去嘗試
創新，把小說、散文與詩歌推向一個更
嶄新的境界，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文學
的創作，令年輕人也可以在文學的園地
上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武俠小說巨擘金庸駕鶴西
去，坊間報道或討論他的生

平事跡、事業、小說，甚至家庭生活和政治
觀點之多可謂鋪天蓋地。即使談及他的文字
作品如何變成影像，亦多只是集中在電視劇
和電影之上。這也不奇怪，因為他的作品能
被更多普羅大眾認識，電視劇和電影確是功
不可沒。很多沒有閱讀過他的小說的人，都
會曾經看過電視劇版或電影版。
在近日眾多與金庸有關的報道中，卻鮮見

有人提及他的武俠小說曾經被搬上舞台。可
能進入劇院觀劇的觀眾始終不及電視觀眾之
多，所以很多人都未必留意到這些將金庸的
武俠小說呈現在舞台上的創作。其實，當佳
視和無綫兩間電視台分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中後期播映《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
和《書劍恩仇錄》之後，一九八一年即有第
一齣金庸的小說被改編成舞台劇，比無綫的
《射鵰英雄傳》更早了兩年。
這齣香港首個金庸小說舞台劇的劇名是

《喬峰》，熟悉金庸作品的讀者一定猜想得
到它是由《天龍八部》改編而成，由盧景文

教授導演，盧偉兒飾演喬峰、覃恩美飾演阿
朱、利永錫飾演蕭遠山、羅冠蘭飾演馬夫
人。一九八三年，盧教授再次導演金庸的另
一部作品《雪山飛狐》，由盧偉兒飾演胡一
刀、葉進飾演胡斐、羅冠蘭飾演苗若蘭、林
尚武飾演苗人鳳。在芸芸的金庸武俠小說
中，《雪山飛狐》可謂是最適合在舞台上演
出，因為它全劇的主要情節都在一間客棧內
發生，合乎傳統舞台劇三一律的做法。
一九八九年，陳尹瑩博士導演舞台劇《笑

傲江湖》，由楊英偉飾演令狐沖、林尚武飾
演岳不群、王雲雲飾演岳靈珊、黃哲希飾演
任瑩瑩。當年我也看過此劇，印象最深刻的
是五嶽劍派的代表出場時，分別用不同的中
國方言來唸台詞，以示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
和代表不同的文化。
我認識這數齣舞台劇的演員，有時會聽到

他們回憶當年演出的趣事，令我忍俊不禁。
例如演出《喬峰》時，其中一場戲是盧偉兒
抱着奄奄一息的覃恩美闖進聚義莊。盧偉兒
吼聲高呼「喬峰在此」時英雄蓋世，卻不小
心被絆到。他連忙耍一個花式站穩，保留大

俠風範。可是，他懷抱中的覃恩美呢？原來
在他一個踉蹌時，竟然將覃恩美飛到舞台的
另一邊。可憐的她被摔下，又驚又痛，但仍
要將戲演下去。她可以怎樣返回原本的位置
呢？阿朱在這時候已是氣若游絲，她當然不
可以站起來走過去。於是，她只好慢慢地
爬。其實，我也有點好奇到底是否是演員自
己因為已經痛得要命而只可以爬？
另一個笑話是在《笑傲江湖》中飾演岳夫

人的雷思蘭告訴我的。她說有場戲是她在得
悉丈夫岳不群原來是一名偽君子時，悲憤交
集，立即拿起劍往脖子一刎，場面應該是非
常悲壯吧？沒料到一次，當她拿起劍耍一個
劍花時，劍竟然脫手飛到別處！她說那時候
她真的想自刎在台上罷了！
資深演員陳麗卿告訴我有朋友在參觀香港

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時，發現有一本改編自
金庸其中一本武俠小說的舞台劇本的封面簽
上她的名字。她這才記起應該是她在演出該
劇後將自己的劇本贈送金庸，而金庸又將此
劇本轉送給博物館。
金庸在舞台上其實也留下不少印記啊！

舞台上的金庸作品

秋日說菊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興國

隨想隨想
國國

說你前天在新加坡離世……消息從吉隆坡傳來，
有好一會兒不相信；回想過去二十多年在你身上發

生的一切事情，着實太戲劇性，怎會沒事不可能，又怎叫我不相
信？才不過上個月，還不到一個月，你回港為你父母祝壽，匆匆一
頓晚餐，那夜人多，也說不了幾句話，互道珍重再見，說好十二月
如非曼谷，便在老家香港聚首，還未到十二月卻傳來你先走一步的
噩耗……忽爾默然，不知說什麼好，也無人可以說去；跟你家人不
相熟，跟你新加坡的妻又鮮有聯繫，就是憑弔，也無途徑。
瞬間認識起碼三十年，那些年都是青春好年華。
當時心有所繫的你，渾身充滿光彩與活力，大家的共同嗜好都很

健康：爬山、遠足、電影、餐聚，也會偶爾到位於未成「蒲界」大
熱點蘭桂坊，所向無敵香港傳奇 DD－Disco Disco跳跳舞。
無憂無慮好時光過去，為增加儲備，你毅然放下另一半，到薪金
更高的阿拉伯從事電腦科技工作，這正是一切惡夢的開始。
命中注定，一些人你必須遇上，一些路你必須經歷；才不過一

年、十二個月後，你回來；事過境遷，另一半放下鎖鑰，房子空餘
你一人。作為朋友，能夠做的只是禁止你不斷想做的傻事。夜深駛
車到你舊愛新居旁隱蔽一角，等待着不肯定何時歸家、已成別人的
新寵，只為流着眼淚依依不捨隔空偷偷再看一眼。失眠、失胃口、
瘦骨嶙峋、兩眼空洞，我不會讓你、我的朋友倒下；訓斥、鼓勵、
推動，終於迫使你離開傷心地，前往中東、之後倫敦工作、也回過
去加拿大，多年過去回到香港。
感謝你在倫敦的日子照顧我重病的三姐，當時守護我的母親，還

有兩名年幼外甥女，沒有你不時的出現，相信面對愛女彌留之際我
母親更加難受，這點恩德，永不忘懷。
97前，你得好姻緣，娶怡保小姐，然後一起在新加坡發展蒸蒸日

上芭蕾舞教學事業。知你近年身體欠佳，但
未聽到任何實質重病情況，只當你身體轉
弱，猶幸近年我們相約在不同國度旅行碰
面，總算得着友誼實質性延續。
忽爾噩耗，仍未完全接受是

事實。無論情況如何，不論在
天還是在地，你知道你有我這
個朋友，萬水千山來相見，不
用此生，我們始終會相見！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再見老友記，再見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這是羅馬
梵蒂岡白鴿
飛起，寓意
朋友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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